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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与表现:古埃及彩陶雕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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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埃及工匠利用石英土与金属氧化物通过高温烧制技术制作的具有象征性和宗教意义

的古埃及彩陶雕塑,是展现古埃及艺术成就的珍贵文化遗产。 通过梳理古埃及历史文献及相关考古

文物资料发现,古埃及彩陶雕塑源于古埃及人对蓝色的崇拜,工匠们将蓝色矿石原料与石英砂混合,

采用风化法和结晶法施釉烧制,在原材料的制约下形成独特的彩陶雕塑风格。 古埃及彩陶雕塑是古

埃及人对来世精神寄托的媒介,每个雕塑都蕴含象征意义,这些象征不仅反映了古埃及人的精神信

仰,也服务于统治者和政权,展现了古埃及彩陶雕塑对于古埃及文化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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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古埃及彩陶雕塑工艺的起源

古埃及彩陶雕塑是古埃及工匠利用石英土

与金属氧化物通过高温烧制技术制作的具有

象征性和宗教意义的陶器。 古埃及彩陶雕塑

与来自意大利法恩扎的中世纪锡制陶器在外

形和颜色上相似,然而古埃及彩陶雕塑的制作

工艺与法恩扎陶器完全不同,因此为了区分

两者,我们将其称为古埃及彩陶雕塑 [１]５。 其

实在几千年前的古埃及文字中,彩陶拥有自

己的名字,如“ ” [１]２５１ “ ” [１]２４３

“ ” [１]１９０ 等, 用 英 文 翻 译 过 来 是

“ｆａｉｅｎｃｅ”。 最早出现的古埃及彩陶是一些简单

的珠子及装饰物,后来古埃及彩陶的种类逐渐增

加。 它们主要作为祭祀用品和御用陪葬品,如左

塞尔金字塔的古埃及彩陶砖以及人物、动物、护

身符的古埃及彩陶雕塑等。

古埃及彩陶雕塑以天蓝色为主源于古埃及

人对蓝色的崇拜。 古埃及人对蓝色的重视体现

在文化与技术上。 文化上,这种天蓝色在古埃及

为人所喜爱,古埃及语中色彩词汇匮乏,却存在

对这种天蓝色的命名———“ ”,古埃及语中

也存在这个词的变形与引申义,如“ ” (后

代)、“ ” (幸运的)、“ ” (清新的) [１]１０６

等,可以看出天蓝色在古埃及有正面的含义。 技

术上,古埃及人需要从青金石上获取蓝色,青金

石的稀缺性无法满足大量需求,所以古埃及人将

宝石原料粉碎后加入彩陶原料中,使烧制后的釉

色呈现出与宝石相似的蓝色。 古埃及彩陶相对

石材易于塑形,生产过程中的成品率较高且成本

较低,于是古埃及彩陶被当作青金石等珍贵宝石

的替代品,古埃及彩陶雕塑的制作形成了一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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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工艺体系。

２　 古埃及彩陶雕塑工艺

２.１　 结构与组成

古埃及彩陶雕塑泥坯的组成成分较为特殊。

在显微镜下观察时,其由锋利的、棱角分明的石

英颗粒组成,几乎没有任何可见的其他物质。 其

中二氧化硅的成分比例占 ９２％ ~９９％,其余成分

含量非常少,如碱性化合物占 ０.５％ ~ ３％,氧化

铜占 ５％以内,也检测出含量非常低的铝、镁、铁

等其他成分[２]。 泥坯的颜色以白色、微棕色、浅

灰 色 与 淡 黄 色 为 主。 据 «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一书中记载,统计埃及

博物馆中 ４１ 件古埃及彩陶雕塑的泥坯颜色数

量,其中白色有 ８ 件,浅黄色有 １９ 件,浅棕色有

３ 件,浅灰色有 １１ 件[３]１５７。 白色泥坯的形成有 ３

种可能的来源,分别为粉状石英岩、粉状岩石晶

体或粉状白色石英卵石。 而泥料呈现不同的颜

色,推测是由于粉砂岩、砂岩、燧石等中含有的天

然杂质所导致[３]１５８。

釉层与泥坯成分相似,但比例不同。 据研究

人员对古埃及彩陶雕塑釉层构成的分析可以发

现,在釉层中占比最多的成分依然是二氧化硅,

大约占总成分的 ７０％ ~ ９０％,氧化铜约占 １％ ~

１４％,其他碱性化合物总共约占 １０％ ~ １５％。 碱

性化合物中,氧化钠、氧化钾、氧化钙占比最多,

占碱性氧化物总量的 ９０％以上,在釉层中也同

样发现了氧化铝、氧化镁、氧化铁、氧化锰、氧化

锡等,但含量极低。[２] 在釉层与泥坯成分占比的

分析(表 １)中可以看出,釉层中碱性化合物和着

色剂氧化铜含量更高,二氧化硅含量相对泥坯含

量减少,这与其独特的上釉方式有关,后文会进

行阐述。

表 １　 古埃及彩陶雕塑釉层与泥坯不同成分占比情况

单位:％　

成分 釉层 泥坯

二氧化硅 ７０~９０ ９２~９９

碱性化合物 １０~１５ ０.５~３

着色剂(氧化铜) １~１４ ０~５

总的来说,古埃及彩陶雕塑原材料的主要成

分为二氧化硅、碱性化合物和着色剂氧化铜,是

一种易于膨胀的沙性颗粒物质,缺乏黏度,可塑

性相对较低,将其与水混合后会制成一种流动性

较强的易碎的石英糊状物[４]１１５。

２.２　 塑型方法

模具成型是古埃及彩陶雕塑的显著特征。

由于古埃及彩陶雕塑的原料成分大部分为二氧

化硅,具有黏度低、不易塑型的特点,所以经常出

现较强的流动性、坍塌性,且弯曲时易开裂。 这

些特性使得难以对它进行复杂的捏塑和拉坯成

型,因此大部分造型需要借助模具来完成。 古埃

及彩陶雕塑的模具通常是开放式模具(图 １),模

具仅用于物品的正面。 由于原料具有较强的流

动性,较小和较扁平的造型可以通过在模具中摇

动、按压成型或拍打成片状。 大多数模具都是用

来制作吊坠等小物品,但也有较大的模具用来制

作人物。 据«Ｔｅｌｌ ｅｌ Ａｍａｒｎａ»记载,研究人员曾

经从阿玛尔那遗址中带回数千件古埃及彩陶雕

塑的模具[６],这些模具有时仍含有被丢弃时堵

塞在其中的硅质泥料残留物[４]１１８。 不是所有古

埃及彩陶雕塑的造型都可以用模具,如一些较大

的动物则是通过手工塑造拼接而成的。 相比于

模具成型,手工塑造的作品往往以圆雕为主,对

制作的效率、难度和精细度都是更大的考验,塑

造上相对模具成形更加厚重,在造型上强调支

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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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古埃及彩陶开放式模具

２.３　 上釉烧制与着色

古埃及彩陶雕塑常见的上釉方式有风化法

( Ｅｆｆｌ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Ｇｌａｚｉｎｇ )、 胶 结 法 ( 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Ｇｌａｚｉｎｇ)、涂刷法(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ｌａｚｉｎｇ),以前两

种最具代表性[６]。 风化法是将所有成分一次性

混合,泥胎干燥风化过程中,碱性物质与铜化合

物通过毛细作用逐渐迁移到表面,形成了一个结

晶的外层,在烧制过程中,外层熔化,石英、铜化

合物和碱性物质融合形成釉面。 胶结法则是独

立制备泥坯和釉料,坯体由石英粉和黄蓍胶调和

制成,釉料由石英粉、氢氧化钙、草木灰及氧化铜

研磨混合制成。 将釉料粉铺在容器中,放入坯体

并覆盖,入窑烧制时表面形成釉层,多余的釉料

粉则剥落。 涂刷法就是用笔刷将釉料涂刷在泥

胎表面,通常用来修改细节。 这三种上釉方式可

以通过釉层状态的不同进行辨别,如风化法通常

由于干燥速率差异而表现出表面釉层厚度不均

匀,而胶结法的釉层厚度则相对均匀,涂刷法则

会在表面留下明显的刷痕。 从质量上来看,胶结

法的釉面最厚,釉层最均匀,制作成本最高。

观察古埃及彩陶雕塑的蓝色釉面可以发现,

蓝色釉面的色相和深浅各有不同,有两种可能

性。 其一是环境侵蚀影响。 在烧制的时候蓝色

基本是鲜艳的,颜色深浅不一是后期的变化,主

要为发色化合物不稳定且被氯化物侵蚀的缘故。

这种色变现象与保存环境中水溶性盐的结合有

直接关系[７]。 其二是釉料配方影响。 古埃及彩

陶雕塑的发色受不同金属和配比的影响,据相关

试验证明,釉料配比中当氧化铜与氧化钙的比值

大于 ５ 时,釉料色相倾向于蓝色;当氧化铜与氧

化钙的比值小于 ５ 时,釉料色相倾向于绿色[８]。

３　 古埃及彩陶雕塑的表现形态

３.１　 造型特征

古埃及彩陶雕塑在表现形态上展现出显著

的一致性。 在制作中,由于造型与制作工艺受到

材料特性的限制,古埃及彩陶雕塑体积往往较

小,长宽通常不超过 １０ ~ ２０ ｃｍ。 古埃及彩陶雕

塑颜色以蓝色为主,表现形式主要是圆雕与浮

雕。 古埃及彩陶雕塑在束缚中寻找自由,呈现出

静态性、程式化、稳定性和平面化的形态特点。

古埃及彩陶雕塑在造型上强调静态性,通常

表现出一种静止、稳定的姿态,避免了动态表现。

人物多为站立或端坐,双手通常交叉在胸前,面

部表情宁静,不会表现出剧烈的情感,如图 ２。

动物通常以静立姿态呈现,例如河马(图 ３)和刺

猬(图 ４)等都展现出四肢直立的形象。 古埃及

彩陶雕塑的静态性凸显出其造型上的沉稳与和

谐,强化了静穆和永恒的美感。

古埃及彩陶雕塑在造型上呈现出程式化的

特点,通过简化概括的方法,使雕塑的神态、姿势

和比例遵循固定的模式。 人物形象常呈现标准

姿势,雕像的头部、躯体和两腿必须保持垂直,面

部通常被重点刻画,脸部轮廓既写实又带理想化

修饰,表情庄严,情感极少表现,如图 ５;动物形

象如狮子、河马、鹰等,也遵循固定比例和动作。

古埃及彩陶雕塑制式遵循一致性和规范性,在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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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古埃及彩陶雕塑———人像

图 ３　 古埃及彩陶雕塑———河马

图 ４　 古埃及彩陶雕塑———刺猬

格的规则中迸发出强烈的韵律感和丰富的表

现力。

古埃及彩陶雕塑造型通常稳重扎实,底部支

撑力较强。 例如四足动物通常腿部粗壮,重心较

低,可以分摊结构上的支撑力,保证其稳定性。

如河马造型常通过粗短的四肢和均衡的重心分

布而具备稳定性;刺猬造型则常使用底座增加支

撑面积,背部黑色刺饰粗短,在视觉上增添了稳

定感;而鹰(图 ６)的造型则常通过加粗腿部和尾

部,与底座融为一体,厚重不易倾倒。 古埃及彩

陶雕塑匠人通过造型和材质的巧妙结合,对可塑

图 ５　 古埃及彩陶雕塑———Ｓｅｒｖ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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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低、支撑性较弱的彩陶泥料进行理解运用,

实现了古埃及彩陶雕塑的稳固与美观的平衡。

图 ６　 古埃及彩陶雕塑———鹰(其一)

　 　 在细节需求较强以及具有较强动态的造型

上,古埃及彩陶雕塑会采用平面化的表现方法。

由于工艺和材料的限制,古埃及彩陶雕塑在细节

的描绘上通常以绘制和刻划线条为主,有效避免

塑型困难和烧制时的变形。 平面化为造型的多

样性提供了更多可能。 例如,古埃及彩陶雕塑

中,许多鹰的形象是平面化的,平面化的雕塑保

留了鹰细致的腿部特征,更具写实性,如图 ７。

又如平面的蓝翼圣甲虫护身符雕塑(图 ８),其翅

膀中也融入了更多的元素。 ２０２４ 年在上海博物

馆举办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展

出了一枚石膏制成的古埃及彩陶雕塑鸟模具

(图 ９),证明了这种制作工艺可以塑造出具有丰

富细节的平面化造型。 另外,人的形象有时也以

平面化形式出现,更具动态性。

古埃及彩陶雕塑呈现出静态性、程式化、稳

定性和平面化的特点,在外观造型上充分运用了

彩陶材料的性质,通过简化、固定的姿势和改变

厚度等加强支撑力的细节处理,在最大程度上对

人物的细节以及动物的生动性进行了还原刻画,

在展现美的同时充分考虑了物理稳定性和实用

性,在造型和装饰中力求和谐与平衡,反映了古

埃及人对秩序的追求以及形体结构上的严谨和

科学理解。

图 ７　 古埃及彩陶雕塑———鹰(其二)

图 ８　 古埃及彩陶雕塑———蓝翼圣甲虫护身符

图 ９　 古埃及彩陶雕塑鸟模具

３.２　 精神象征

古埃及彩陶雕塑充满了象征意义,表达了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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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对永恒生命的敬畏。 它是古埃及文化中对来

世的象征之一,其形象并非对现实生命的简单模

仿,而是为了构建来世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 这

些物质的形态也包括铭文、壁画、雕塑、木乃伊及

金字塔等。 雕塑作为人在世的一种物质性存在,

必须呈现一种他们认为能被天上灵魂接受的圆满

形式来接受指引,其强调完整的永恒性,而非自然

的审美性[９]。 古埃及人深信灵魂的不朽,认为灵

魂是生与死的桥梁,这种观念反映在古埃及彩陶

雕塑的创作中,使得古埃及彩陶雕塑造型更注重

统一制式的表达,通过较为固定的语言,实现雕塑

形象与灵魂之间的共鸣,确保物质与精神的协调

统一,它的显著特点,就在于它不是“艺术”,换言

之,它不是出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动机才创作

的[１０]。 因此,古埃及彩陶雕塑在古埃及时代功用

价值大于艺术价值。 例如古埃及人认为在死后河

马会阻碍通往永生的道路,因此古埃及彩陶河马

雕塑有祈求平安、压制混乱的意义,在布鲁克林博

物馆陈列着腿被打断的古埃及彩陶河马雕塑(图

１０),腿断的河马意味着保佑逝者通往永生的路上

不受河马的侵害。 刺猬是重生的象征,鹰代表灵

魂,圣甲虫是生命永恒循环的象征。

图 １０　 古埃及彩陶雕塑———断腿的河马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抽象化的符号性彩陶,

如脚链代表“通往冥界的钥匙”。 由此可见,古

埃及彩陶雕塑将抽象的信仰以具象的形式展现

在人们面前,使其更为直观和可感知。 在对永恒

生命的敬畏上,古埃及彩陶雕塑表达了古埃及人

对生与死的理解和对来生的物质条件的期望。

此外,古埃及彩陶雕塑也表达了古埃及人对

王权的敬畏。 从法老的“五大名”中可以推断

出,法老不仅是古埃及的世俗统治者,也是精神

世界的领袖,他们被赋予了“荷鲁斯”和“拉之

子”等神圣称号。 古埃及彩陶雕塑人像以法老

形象为主体,雕塑中经常出现双冠和权杖,如赫

卡权杖( ｈｅｑａ － ｓｃｅｐｔｒｅ) 寓意法老为“人民的牧

者”,体现了法老被视作神的化身,拥有神圣职

责和统管人民的权力。 另外,法老被视作“荷鲁

斯的化身”,“荷鲁斯”最常被描绘成猎鹰或者是

长着猎鹰头的人(图 １１),被视为法老的保护者,

本身就象征着王权。 常见古埃及彩陶雕塑“荷

鲁斯之眼”(图 １２)是对神明的庇佑与至高无上

的君权的强调。 荷鲁斯的左眼通常被认为是月

亮的象征,而右眼则是太阳的象征[１１]。 这种双重

图 １１　 古埃及彩陶雕塑———荷鲁斯

８４

山东陶瓷



象征性表现了法老作为“荷鲁斯”的化身能够洞

察并管理天地万物,统驭昼夜,实现对宇宙秩序

的全面掌控。

图 １２　 古埃及彩陶雕塑———荷鲁斯之眼

　 　 这些雕塑强化了法老作为神的化身和社会

领袖的双重角色,从而巩固了法老权力的神圣不

可侵犯和统治的正当性,凸显了法老在维系国家

统一和秩序中的核心地位。

４　 结束语

古埃及的彩陶工艺不仅展示了工匠们的智

慧与创造力,还承载了丰富的宗教内涵与精神信

仰。 这些具有古埃及特色的彩陶雕塑以符号化

的形式,表达了古埃及人的精神寄托,既体现了

深刻的象征意义,又有助于维护王朝的政治稳

定。 古埃及彩陶雕塑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跨越了

漫长的时间和空间,是理解古埃及文化的重要途

径之一。 此后,古埃及彩陶雕塑的工艺与色彩也

启发了其他地区,影响了不同文明中彩陶雕塑的

色彩运用和装饰风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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